
9 7

BIBLID 1026-5279 (2001) 90:1 pp. 97-114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年第一期 (2001.6) 

關鍵詞（K e y w o r d s）：美國東亞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國古籍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U.S. Library of Congress；

H a r v a r d - Yenching Library；East Asian Libraries of the Princeton

U n i v e r s i t y；East Asian Librari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East Asian

Libraries of Chicago University；Chinese rare books

沈　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E-mail: cshum@fas.harvard.edu

摘　要　

本文對於美國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尤其是善本書的收藏做了較全面的

敘述，並從宋、元、明、清的不同版本、抄本，稿本及有特點的圖書等層面做了

揭示。同時，也指出東亞圖書館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更上層樓，包括：編制各種

專題目錄，如：撰寫書志，從而更進一步達到資源共建共享的境界。

一、 前 言

由於歷史的原因，1 9 4 9 年以前，不少古籍圖書通過各種渠道，自中國大陸

流往海外，其中不乏宋元舊刻、珍本秘籍；至於敦煌經卷，重要者多在英、法、

日、俄等國。目前遺留在海外的古籍圖書，以歐美地區來說，當推美國為最，從

亞洲地區來看，則數日本為多。

在美國，收藏中文古籍圖書較多的，有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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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

學遠東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康乃爾大學華生圖書館、耶魯大學

東亞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等。其餘如猶

他州族譜圖書館、楊百翰大學圖書館等雖有一些中文書，但古籍甚少。然而，美

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各東亞圖書館所收藏的古籍圖書到底有多少？目前沒有人作過

較精確的統計。其中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一些大學東亞圖書館，如：哈佛燕京

館、普大葛思德館、哥大東亞館、芝大遠東館等館藏的普通古籍都採取與平裝書

統編並置放在一起的原則，而將歷代的善本書作為珍藏，另闢專庫保管，這也是

普通古籍難於統計，善本書的數字較易得出的原因。根據筆者所見及所得到的資

料，除了複製品、微捲及新印古籍外，線裝原本古籍的總數似不超過7 0萬冊，也

就是說，不及大陸上海圖書館所藏古籍總量的一半。

據統計，收藏善本在 4 , 0 0 0 部以上者為哈佛燕京館，3 , 5 0 0 部左右者有國會

館，而普大葛思德館有1,100 部、芝大遠東館為394 部、哥大東亞館為250 部、

耶大東亞館 65 部、康大華生館20 部、華大東亞館138 部、紐約市立館近百部。

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來看，美國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都遠遠超過了歐洲（如英、

法、德等國），是除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外，收藏最多的國家。

二、 來 源

美國開國於 1776 年，歷史並不長，相當於中國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然而追溯其收藏中文圖書的歷史，則始於 1 9 世紀的後半期，僅有一百多年。據

錢存訓博士的研究，最初是在1 8 6 7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即將美國政府出

版品每種留出 5 0 份，責成司密遜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向其他國家辦理

交換事宜。該院隨即經由國務院通過駐北京使館行文中國政府請求辦理，但是清

廷擱置未覆。同治七年（1 8 6 8），美國農業部派專員訪華，除帶有植物種子外，

並攜有關美國農業機械、地圖等圖書，希望和中國交換同類物品。不久，美國國

務院也因聯邦土地局之請，再度訓令其駐華公使請求交換有關中國戶籍和賦稅的

資料。清廷總理衙門於此不便再予拖延，因此奏准選購《農政全書》、《本草綱

目》、《皇清經解》、《針炙大成》等十種並植物種子等，於同治八年（1 8 6 9）4

月 2 7 日一併送交美國使館，以作還答。這批圖書至今仍保存在國會圖書館。因

此可以說，這是中美兩國間圖書交換的開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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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形成以後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各東亞館收藏大宗中文圖書和古籍圖書的

原因，主要在於中美之間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時也與美國的教會有計畫地積極向

亞洲發展，迫切需要了解中國。又由於美國的高等教育也一直受到歐洲的學術研

究風氣的影響，不少大學課程都倣照歐洲的體系，「漢學」也成為美國的東方研

究之一支，因此，對中文資料的需求，大大增強。

另外，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出現了不少新興的學術團體，

如成立於 1 9 2 5 年的「美國太平洋學會」，1 9 2 6 年的「華美協進會」，1 9 2 8 年的

「遠東研究促進委員會」（即「遠東學會」及現在的「亞洲研究學會」的前身）及

「哈佛燕京學社」。他們出錢出力，有系統地蒐集圖書，培育人才。同時和這些學

術團體同樣重要的則是幾個著名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國勢強大，財力也盛，這對於促進「漢學」的研究起了極

大的推動作用。

關於美國東亞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古籍圖書的來源，大致有以下幾個

方面。

(一)清廷的贈送

清光緒三十年（1 9 0 4），中國政府將其參加在美國聖路易斯的路易斯安那購

置百年紀念博覽會（Lauisiana Purchase Exhibition）的一批圖書二千多冊購送國

會圖書館；光緒三十四年（1 9 0 8），為了答謝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清廷特派唐紹

儀為特使，親至美國華盛頓，贈予國會圖書館一套《古今圖書集成》，計 5 , 0 4 0

冊，為光緒二十年（1 8 9 4）同文書局石印本。而前文提及的最早的第一批贈書十

種，計 9 3 4 冊，分裝 1 3 0 函，每函的封套上皆貼有白紙書籤，印有「1 8 6 9 年 6

月，中國皇帝陛下贈送美國政府」的英文說明。這批圖書從版本上來說，最早的

一種為明永樂十四年（1 4 1 6）內府刻本《性理大全》，其餘多為乾隆、道光間刻

本。[2]

(二)派員在大陸蒐集

此為美國各東亞館補充館藏的重要來源，早在1915 至 1926 年間，美國農業

部的一位植物學家施永格博士（D r. Walter T. Swingle）三次到中國各地廣為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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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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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陸續採購到中國農書、類書、叢書、地圖和方志等約 6 8 , 0 0 0 餘冊，其中方

志即有 1,500 種之多，並由此奠定了國會館收藏中國方志的基礎。1929 年到中國

考察植物的羅克博士（D r. Joseph F. Rock）也代國會館蒐購到西南各省方志一

批。1 9 3 3 年，國會館又通過王文山的介紹，購得山東濰縣高鴻裁所藏的山東各

縣方志 118 種。1934 年，國會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Arthr W. Hammel）也親自

到中國，又收得近8,000 冊中文圖書。[3]

義理壽（Irvin Van Gillis，1 8 7 5 - 1 9 4 8），這位能說相當流利漢語的美國駐華

公使館海軍上校武官，是美國人在中國大陸收集古籍善本圖書最多的一個，從

20 年代初到40 年代中，義理壽總共購得古籍圖書共75,000 冊之多，其中如清乾

隆木活字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原本，他就分別購得四套（現在二套在葛思

德館，一套在哈佛燕京館）。這些古籍圖書於抗日戰爭前存於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1937 年價讓於普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又如哈佛燕京館的創始人裘開明先生，在30 年代至 40 年代也委託北平的燕

京大學圖書館等有關機構，為之尋覓。如今那些大部頭的叢書、各省之方志、眾

多的明清人文集等等，都是那時購得的。

(三)購自日本和臺灣（私人的轉讓與捐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5 0年代初期，日本這個戰敗國的經濟跌入到谷底，

不少人家將收藏的古籍變賣，以換取有限的糧食。由於這樣的背景，使得市面上

不少舊書店古籍充斥。就在此時，裘開明先生慧眼獨具，他二次赴日，委託友人

並選購了包括經史子集各類的古籍善本，其中就有百餘部明代所刻而經日本人重

新裝幀的善本書。[4]

4 0 年代末，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從日本某收藏家手中買到 1 , 5 0 0 餘部古籍圖

書，包括一小部分的碑帖。這批圖書後經筆者鑒定並編目，屬於善本書一類的在

二百種左右，包括有宋刻佛經、明清文集、類書、小說、印譜，其中有部分是大

陸本土和臺灣地區沒有收藏或流傳罕見的，如宋奉化王氏詞堂刻本《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殘本等。[5]

6 0 年代初，臺灣私人收藏的二批古書相繼為美國東亞館購得，原書都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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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陽人所有，他們是齊如山、李宗侗（玄伯）。齊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戲曲

研究專家，他一生收集的有關戲曲小說的圖書多達1 , 0 0 0 餘種，其中有數百種都

是比較稀見的珍本。齊氏於 1 9 6 2 年病逝臺北，其哲嗣即將齊氏藏的部分戲曲小

說善本計 7 2 種價讓哈佛燕京。李宗侗的祖父即為光緒朝的重臣李鴻藻，叔父即

為李石曾。他早年曾為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後任北平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

長，去臺灣後為臺灣大學教授，1 9 7 4 年去世，他的書不多，但有潘祖蔭致李鴻

藻手札八大冊、文廷式稿本《知過軒隨錄》等，都為芝加哥遠東館購得。

至於轉讓、贈送給有關圖書館的也不少，如清光緒五年（1 8 7 9），美國駐清

廷的首任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將他在中國時所收集到的2,500 冊滿、漢文

書籍轉讓給國會圖書館。這批藏書中有太平天國文獻，但明刻本很少。又如加大

柏克萊東亞館購入賀光中藏佛經一批，佳本頗多。此外，該館藏的全套江南製造

局所譯中文教科書及科技圖書即是該校中文講座教授傅蘭雅（ John Fryer）所

購。傅蘭雅是英國人，江南製造局譯書館主持人之一，也是西方科技文獻傳入中

國史上的著名人物。近代來華傳教士形形色色，其中以全部精力投諸科學書籍翻

譯的僅有傅蘭雅。傅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129 篇譯文，其

中 7 7 篇由江南製造局刊印成書。1 9 1 5 年，接傅蘭雅任之講座教授為江亢虎，江

早年曾任北洋編譯局總辦兼《北洋官報》總纂，他離任時又將其私藏的 1 萬

3 , 0 0 0 餘冊圖書也捐給了該館。又如耶大東亞館的早期收藏即為中國第一位留美

學生容閎所贈。7 0 年代，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簡又文先生又將其所藏的有關太

平天國書籍320 種 600 餘冊捐贈該館。

三、宋元明清刻本的收藏

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宋元刻本不僅傳世悠久，且在校勘學上也有其特殊的

價值，故清代藏書家多有癖宋元之好。然而宋元刻本傳至今天，已經很少，目前

大陸所藏的數量，大約在三千部以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

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館。臺北國家圖書館約五百種以上。

(一)宋元刻本

美國各東亞館所藏宋元刻本，據資料顯示，大約超過百部，多集中在國會

館、哈佛燕京館、葛思德館。國會館共有宋本11 部，為宋紹興間刻本《後漢書

補志》3 0 卷、宋刻明初印本《魏書》1 4 0 卷、宋刻元印本《國朝諸臣奏議》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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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等。元刻本 14 部，為元刻明印本《禮經會元》4卷、元刻明印本《儀禮圖》17

卷等。哈佛燕京館藏宋元本僅 3 0 種，有宋刻元明遞修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1 0 7 卷、宋建刻《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宋刻《洪州分寧遇禪師語錄》等。元刻

本有元至治三山郡庠刻本《通志》200 卷、元鄞江書院刻本《增廣事聯詩學大成》

3 0 卷。普林斯頓葛思德館藏宋本僅 2 種，元刻本有 6 部。最重要的就是《磧砂

藏》，存 1,479 種 6,014 卷。

目前收藏在各東亞館的宋元刻本中，孤帙或較突出者甚少，殘本較多，同時

佛經較之其他文集、史籍等在品種上佔去較大比例。宋元兩代的幾個大藏（除

《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外），如：開寶藏、萬壽大藏、毗盧大藏、安吉州思溪

法寶資福禪寺大藏、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大藏以及元代的《普寧藏》、《毘盧大藏》

等，在大陸和臺灣地區都不全，僅有不全的零本。而今美國藏的這些藏經之零本

都是大陸和臺灣地區所未入藏的。同時在柏克萊加大東亞館收藏的佛經中，據說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 0 0 卷，為信主善虎私人所刻，保存相當完整。又有三大

箱的佛經，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購自日本者，其中多為宋元明刻本，如萬壽大藏的

零本《廣有論釋論》、《大中靖國續傳燈錄》等，都為大陸所未藏。至於葛思德

館藏的《磧砂藏》，其中宋代原刻約 7 0 0 冊，元代所刻約 1 , 6 0 0 冊，餘為配補明

南藏本或天龍山本，約800 冊，又有明萬曆間白紙精鈔補本約3,100 餘冊，總計

5,359 冊，其中可補當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之處甚多，而價值也最高。

然而，在此需補充說明的是，美國所藏的宋元刻本最多者不在圖書館，也不

在博物館，而在於私人收藏家翁萬戈先生。翁萬戈先生是常熟翁同龢的五世孫。

其家傳的近百種善本（不包括碑帖），從數量上來說，雖無法與美國其他東亞館

匹敵，但其所藏宋元刻本卻是全美第一，多為極精之品，沒有一所圖書館能望其

項背。翁氏所藏，如：宋淮東倉司刻《註東坡先生詩》、宋浙江刻本《重雕足本

鑑戒錄》、宋刻本《丁卯集》、《會昌一品制集》等都是名重一時或罕見傳世的佳

槧。這些秘籍已由北京圖書館書目文獻出版社以《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

影印出版。目前這批圖書的95% 已轉讓給上海圖書館珍藏。

(二)明清刻本

除哈佛燕京圖書館外，在不少東亞館的善本書中以明刻本居多數，而清刻本

則很少入「善」，或入「志」。這可以從國會館及葛思德館的書志上得到證明。國

會館藏的明刻本計 1,439 部，其中明人別集類的書有226 種。細核之下，有一些

1 0 2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年第一期（2001.6）



明刻本是很難得的，如明人文集中的羅治《大月山人集》（天啟刻本）、王公弼

《抱琴居集》（明刻本）、吳伯宗《吳狀元榮進集》（萬曆刻本）等十數部都是大陸

所未存藏的。而哈佛燕京館藏明刻本有 1 , 4 0 0 餘部，清初刻本則在 2 , 0 0 0 部左

右。在明刻本中有 7 7 部是朝隆間編《四庫全書》時被禁燬的「禁書」。又有 1 8 0

餘部是大陸、臺灣地區、日本等地所未收藏的罕見本，如明金陵唐氏刻本《新刻

出像漢劉秀雲臺記》、《新刻出像點板張子房赤松記》等。如果從數量和質量上

看，哈佛燕京館所藏絕不亞於國會館，甚或可以說略勝一籌。

普大葛思德館的明刻本有 1 , 0 4 7 部，也有不少難得的書。哥大東亞館藏的明

刻本約二百部，最好的是三種寶卷，《靈應泰山娘娘寶卷》、《救苦忠孝藥王寶

卷》、《泰山東嶽十王寶卷》。還有 3 0 餘部禁書，多為史部之書，如：《皇明典

故紀聞》、《昭代典則》等。西雅圖華大遠東館有明刻本1 3 8 部，真正屬於善本

者僅 5 0 部左右，其餘多為叢書零種。較稀見的有鹿善繼《鹿忠節公認真草》1 5

種 2 0 卷（崇禎刻本）、姜寶《稽古編大政記綱目》8 卷（萬曆刻本）等。耶魯東

亞館的線裝古籍並不多，但藏有一些明清小說很不錯。如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程偉元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石頭記》，大陸僅二、三部而已。又如：清初刻本

《金瓶梅》、明刻本《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明嘉靖刻本《三國志通俗演

義》、明郁郁堂刻本《水滸四傳全書》、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本》、

明遺香堂刻本《三國志》等，都是值得一提的收藏。

在上述東亞館的普通書庫內，也有一些屬於善本書的收藏，像國會館就有較

多的清乾隆以前的刻本靜放在書架上，隨手翻閱，即可發現不經見之本。如：清

康熙刻本《百尺梧桐閣詩集》（清汪懋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因其罕見，故影印

入《清人文集珍本叢書》，前言即為筆者所撰）。至於哥大東亞館藏的清人文集約

九百種，幾乎全都集中在普通書庫，其中頗有一些康熙、雍正、乾隆間所刻的難

得之本，如：清晏期盛《楚蒙山房集》、陳至言《菀青集》、儲掌文《雲溪文集》

等數十種。

還有像芝加哥遠東館藏的明刻本並不很多，約300 種 2,200 餘冊。但館藏線

裝書中最有特色的是經部圖書，全美第一，品種極多，約1 , 7 0 0 餘種，有些較為

罕見。筆者在芝館時，曾作過一個記錄，即從經部善本的卡片中選了3 2 種不多

見之書，經查核，其中 11 種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僅收一種。同時，3 2 種中有 1 6 種為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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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半。再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連查五部，有一部未著錄。其經部中之

「書類」圖書，確較 50 年代後期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品種要多，和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不相上下，且有大陸和臺灣地區所未入藏者。

至於清代的兩部大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乾隆間武英殿聚珍版）和《古

今圖書集成》（清雍正四年銅活字印本），美國也有收藏。《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原印全帙流傳不多，哈佛燕京館有一套，葛思德館有二套，每套138 種 820 卷。

當年胡適先生說，這部書全世界共有四套，除葛思德館外，還有二套，一套在臺

灣故宮博物院，一套在哈佛燕京。胡先生此說不確。[6] 實際上大陸還藏有九套，

分藏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館。但是美國所藏卻佔去了近七分之一。

《古今圖書集成》為一萬卷，目錄40 卷，分裝 522 函，共 5,020 冊。美國共

藏二部，一在哈佛燕京館，原為重華宮舊藏；一在葛思德館，舊藏南京王府者。

清雍正時，是書僅印 6 4 部及樣書 1 部。書印成後分藏多處，除內府中的一些宮

殿外，文溯、文匯、文宗、文瀾四閣各一部，此外重要官員及民間也有獲賜頒。

二百年來，各處所藏歷遭兵爽，迭經喪亂，存世無多。大陸僅北京圖書館、中國

科學院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徐州市圖書館四館有全帙，又臺灣國立中央圖書

館一帙、故宮博物院三帙。歐洲為英國大英博物院、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德國

柏林圖書館各藏一部。其餘均為殘帙。如此，大約共存1 3部。而哥大及國會館所

藏，經筆者目驗，實為清光緒二十年（1 8 9 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臺灣學者黃

仲凱先生說葛思德館藏本僅為所存之三四套之一，顯然是不確的。[7]

四、 稿本抄本及有價值的資料

稿本，尤其是未刻稿本的價值更大，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樣的道理，對於抄

本來說，如據傳世罕見的稀刻孤槧影抄、傳抄，也是非常珍貴的。因為一旦稿本

或孤槧佚亡，那抄本就起到了延其一脈的作用。美國東亞館所藏稿本、抄本中屬

善本的不很多，據筆者所見到的和間接了解的情況是，收藏最多的要數哈佛燕京

館了。其表面上的數字約 1 , 2 0 0 餘部，但是大部分並非善本之屬。那是於6 0 年

代購自齊耀琳、耀珊後人。

齊氏弟兄為吉林伊通人，二人皆為光緒間進士，耀琳官至江蘇省長兼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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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耀珊官至內務總長，雖然他們官位很高，但卻沒有什麼珍貴的版本圖書，所

藏卻多任內的各種文書檔案、工尺譜、各種輿地圖等等。燕京館較重要的稿本有

書畫家高鳳翰的《南阜山人詩文類稿》、藏書家吳騫的《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學

者周廣業《蓬廬文鈔》、宗室敬徵的《敬徵日記》、巡撫丁日昌的《砲錄》、數學

家李銳的《觀妙居日記》。而抄本中之姣姣者，則為明黑格公文紙抄本《明文記

類》、明黑格抄本《天運紹統》、《南城召對》、明藍格抄本《欽明大獄錄》、《觀

象玩占》、清初抄本《牧齋書目》、《漢事會最人物志》、《春秋年譜》、清東武劉

氏嘉蔭簃抄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又如：毛氏汲古閱抄本《離騷

草木疏》，字體工整齊麗，繕寫精絕，紙墨均佳。而清初抄本《文淵殿》，則不見

各家戲曲目錄著錄。此外，又如：清光緒十六年（1 8 9 0）海軍遊歷章京鳳凌、彥

愷的《四國遊記》，實為二人赴法、意、英、比考察四國海口、兵防、砲臺、船

澳及軍火製造廠埠、水陸武備學堂，並於各要隘形勝、水陸軍情、船砲製造、隨

所見聞，據實察記，近 3 0 萬字，極為詳細。又如《嵩年奏稿》2 0 冊，記述嵩年

自嘉慶九年至二十一年（1 8 0 4 - 1 8 1 6）在江寧織造、長蘆鹽政、及熱河總管任內

所上之奏折，在研究嘉慶朝政治、經濟等方面頗具史料價值。

國會館藏的抄本中有清曹炎抄本《南部新書》、舊抄本《馬氏家譜》、《馬相

輯要》、《三番志略》、清內府寫本《多爾袞家譜》、清抄本《古訓堂詩》、《青海

奏疏》等較為重要。特別要指出的是清末寫本《膳房辦買肉斤雞鴨清冊》，清光

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 9 0 8）全套，分裝四函 2 4 冊，極為難得。而這樣的寫

本，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僅有零本而已。

又柏克萊加州大學館有稿本、抄本 2 0 餘部，其中以翁方綱未刻稿本《易附

記》十六卷附二卷、《書附記》十四卷、《春秋附記》十五卷，吳騫稿本《拜經

樓詩話續編》為最好。又有（清）陳澧《東塾存稿》不分卷、（明）黃暐《蓬軒

類記》、（清）觀瑞《竹樓擬稿》、（清）祝石《知好好學錄》等，這些書多為劉

承幹嘉業堂舊藏，為 1 9 4 9 年初由美國人艾爾溫（Richard Irwin）購自上海，而

轉入柏克萊的。

《永樂大典》作為明代重要的抄本，一直引人囑目。由於兵燹等原因，如今

所存，距原數相差甚遠，除大陸本土和臺灣地區外，歐洲所藏主要集中在英國，

計大英博物院藏 4 5 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3 冊、牛津大學 19 冊、劍橋大學 2

冊。而美國所藏為51 冊，分藏國會館41 冊、哈佛燕京館2 冊、葛思德館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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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爾華生館6 冊。

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手札，不僅能反映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現況，

同時又可窺見名人學者的風法。美國所藏此類文獻不多，有些還被列入博物館的

收藏，如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就有明代名人手札 1 5 冊。從東亞館的收藏看，筆

者歷年所見僅有芝加哥遠東館藏的清潘祖蔭致李鴻藻手札八大冊，潘、李皆為為

清末重臣，如若能請專人將手札抄出，當可反映光緒朝政治之另一側面。另外是

哈佛燕京館的《明諸名人尺牘》，是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計七大冊，以日、月、

金、木、水、火、土分集，共 4 8 0 餘人，7 3 3 通（又有名刺 1 9 0 通）。其中所收

都是嘉靖、隆慶、萬曆間重要官員、大名士乃至小知識分子，如：周天球、盛時

泰、王世貞、汪道昆、田藝蘅、姚舜牧、詹景鳳、沈鯉、申時行、李維禎、戚繼

光等名人致方用彬的信。不要說美國，就是在大陸或臺灣地區的大型圖書館或博

物館，像這樣數量眾多的明人手札也是不多見的。[8] 以上海圖書館為例，雖然該

館藏的明、清兩代的尺牘數量為各地之冠，計 3 , 5 0 0 種，4 , 0 0 0 冊以上，達數萬

通，但是明人尺牘卻不超過800 通。

歷史文獻的價值，不須我來贅述。但各館所藏，除非有人專門撰文揭示，不

然的話，很難窺知其廬山真面。那是因為不少類似文獻性質的資料基於其本身的

內容、形式，在圖書館內難以編目，因此在讀者目錄中較不易反映。如：哈佛燕

京館藏有乾隆間契約、嘉慶二十年車票、道光年借票及合同議單、咸豐年期票、

同治年田畝賣契票、光緒年的護照、憲照、執照、功牌、國子監照、租簿；民國

年間的收款冊、置產簿；以及彩繪十三陵園、奉天省並吉林省地券集冊、光緒元

年向日本開拓判官照會冊、光緒年擴充使館界止之告示、江南製造總局帳冊等

等，都是研究清代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資料性很強的實證。又如：芝大遠東館

藏有抗日戰爭時期的身分證、糧票、通行證、配給券、招貼、地圖、傳單、標語

以及日本佔領下的地下報紙等等。

五、 方志、家譜、太平天國文獻

中國地方志現存的種數約為 8 , 0 0 0 種，根據筆者的了解，北京圖書館所藏最

多，計 6,066 部，上海圖書館次之，為5,400 部。（兩個館的數字都包括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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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出版的排印本、油印本、膠卷、複印本以及 6 0 年代初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出

版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各總共1,000 種上下）80 年代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

錄》（中國科學院天文臺編輯）一書，收錄了大陸各圖書館所藏方志，並就臺灣

地區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也予以增入，是學者了解方志存佚及收藏何處的重要

工具書。但由於條件的限制，同時又由於美國其他東亞館並無方志專目的編製

（就是有，大陸也很難見到），所以很難了解其收藏情況。

實際上，美國收藏的原本方志數量很多，總數約在1 萬 4,000 部以上。其中

國會館居其首，約 3 , 7 5 0 餘部，約 6 萬冊。朱士嘉先生在 1 9 4 3 年所編《美國國

會圖書館藏方志目錄》，共收方志 2,939 部，計有宋代23 種、元代 9 種、明代 68

種、清代 2,376 種、民國 463 種。而以河北、山東、江蘇、四川、山西省為多。

國會館明刻本方志中最重要者為《新修成都府志》五十八卷（天啟刻本）、《滇

略》十卷（萬曆刻本）、《常熟縣志》十三卷（嘉靖刻本）、《八閩通志》八十七

卷（弘治刻本）、《富平縣志》十卷（萬歷刻本）等等。該館藏的山東省方志，

主要得自高鴻裁，那是 1 9 3 3 年，由王文山介紹而流入美國。鴻裁，字翰生，山

東濰縣人，生於咸豐元年（1 8 5 1），卒於民國七年，其藏書均鈐有「濰高翰生收

輯全省府州縣志印記」。又國會館藏鄉鎮小志品種也很多。

哈佛燕京館的原本方志有 2 , 6 0 0 餘部，若加上一些影印本，也有3 , 8 5 8種之

多。[9] 在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中，收藏方志最多的當推南京大學，藏有4 , 0 9 0種（是

否都是原本不詳）。燕京館收集方志始於30 年代，其時除向北京、上海等地書商

直接購買外，北平的燕京大學圖書館也協助採購。這2 , 6 0 0 餘種原本方志中種數

最多者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及浙江等省。筆者曾作過一個統計，存

世的浙江省方志大約總數在600 種左右，今浙江省圖書館藏有370 餘種，而哈佛

亦有 3 0 0 種。該館藏的明刻本方志有《山陰縣志》、《崑山縣志》、《華陰縣

志》、《常熟縣志》、《汶上縣志》等都是其中之白眉。而燕京館所藏的《廣西通

志》、《吳江縣志》，大陸亦僅存各二部，前者且為藍印本，更為少見。至於萬曆

十九年（1 5 9 1）修天啟五年（1 6 2 5）增修的山西《潞城縣志》，則更為珍貴，大

約是存世唯一的刻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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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芝大遠東館藏方志 2 , 7 0 0 餘種，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所藏相伯仲，

又較南開大學館多出 700 種。該館所藏以江蘇、浙江、河北、山東、陝西省方志

最為宏富。哥大東亞館，藏方志1,560 種，約 17,000 餘冊。耶大東亞館所藏方志

也在 1 , 4 0 0 種以上。這些館的藏量都幾乎相當於大陸一般較重要大專院校和除北

京、上海、南京、浙江、中科院圖書館以外之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的所藏，或有

所超過。至於西雅圖華大館藏洛克（Joseph Rock）收集的方志約 8 3 0 種，也較

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多，內四川省方志1 4 3 種、雲南省方志 1 4 6 種、臺灣 8 0

種，都是較齊全的收藏。

家譜的史料價值歷來為學者們所認可，被視為極為有用之資料。美國所收藏

的家譜，可以說是除中國大陸之外收藏最多的地方了。美國各東亞館之中，又推

哥大東亞館為第一。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不少人家的藏書陸續散出，家譜也

不例外。哥大當時即指派人員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力採購，其中顧子剛就是其中

的一個。至珍珠港事變，四年之間，竟獲900 餘種。現哥大有家譜 1,041 種，約

1萬冊，筆者曾去過該館十數次，所見書品均佳，其中明刻本有《張氏統宗世譜》

十一卷（嘉靖刻本）、《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萬曆刻本）。只是可惜，哥

大至今沒有做出一個專題目錄，而只能在 6 0 年代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編的《家

譜的研究》（資料編）中窺其大概。

除哥大東亞館外，國會館所藏約在四百數十種左右，其中明刻本有十餘部，

如《大槐王氏念祖約言世紀》三卷（崇禎刻本）、《涇川吳氏統宗族譜》五卷

（萬曆刻本）、《休邑敉寧劉氏本支譜》十三卷（嘉靖刻本）、《馬要沈氏族譜》

七卷（萬曆刻本）、《新安畢氏會通世譜》十七卷（正德刻本）、《裴氏族譜》二

卷（萬曆刻本）、《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譜》五卷（嘉靖刻本）、《汪氏世紀》不分

卷（嘉靖刻本）。又有《浙江山陰白魚潭張氏族譜》六卷（明抄本）、《會稽樊川

陳氏宗譜）五卷（明抄本）等。

哈佛燕京館藏的家譜並不是該館的收藏特色，僅有300 餘部而已，在美為第

三位。其中有一些為未刻稿本，如：乾隆《梯山汪氏族譜》、咸豐《荻溪章氏支

譜》等。又有抄本十數部，也較難得。明刻本僅有《休寧蓀浯二溪程氏宗譜》四

卷（嘉靖十九年刻本）。

當然，集方志和族譜縮微膠片和複製本最多的是猶他州鹽湖城的族譜學會圖

書館，該館自 1 9 6 0 年起，攝製臺灣、香港地區、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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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印度、菲律賓以及美國各東亞館收藏的中國家譜和方志。並從1 9 8 5 年始，

和北京第一檔案館合作，攝製了部分家族檔案和族譜。1 9 8 7 年初，筆者曾去鹽

湖城族譜學會圖書館參觀考察，並於1 9 8 8年牽線達成上海圖書館和鹽湖館之間的

合作，提供了數百種的族譜微捲。如今鹽湖館庫藏家譜及方志微片至少各達

6,000 種了。

早在 1879 年，國會館購入美國駐清廷第一任公使顧盛所藏的237 種，2,500

冊滿、漢文圖書中，尤以太平天國刻本十種為最珍貴。太平天國刻本是研究太平

天國史和政權的重要文獻和見證，然這十種刻本不為當年在國會館的王重民先生

所見。1 9 8 6 年，筆者第一次見到時，書均未編目，置放在善本書庫末尾的書架

上，半年後筆者再訪該館，才將之編竣。這些書為《太平天國幼學詩》、《太平

天國三字經》、《太平救世歌》、《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天命詔旨書》、《天條

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頒行詔書》、《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以

及照片《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只為罪隸論》、《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

田畝制度》四種。這批文獻均首尾完整無缺。

又美國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收藏的太平天國刻本甚多，有2 3 種，合訂為一

冊（這無論在大陸、臺灣、香港或日本等圖書館都是不被允許的），紙質發脆，

手若觸摸翻閱，即有碎片落下，這也導致筆者不敢「輕舉妄動」，終未錄下書

名。這些都是過去研究太平天國文獻的學者所不了解的。太平天國時期，曾設立

刪書衙出版圖書，據記載，其時共刻印書籍2 9種，由於戰爭的原因，所刊圖書存

世無多，現在大陸和臺灣地區所藏的太平天國刻本多為零星之本，分藏上海圖書

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南京太平天國革命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的國家圖書館等處。

六、 東亞館藏古籍文獻的整理和展望

目前所知，有一些重要的東亞館還有部分普通古籍還沒有整理，如哈佛燕京

館，就有 1 , 6 0 0 餘部尚須編目上架。美國國會館藏的普通古籍數量甚多，但具體

數字，多年來一直是個謎。且有不少線裝書梱載堆放，也未編目，連書名也難以

得知。而且，自 1 9 8 4 年開始，國會館的新書基本上都輸入電腦，可以直接檢

索。但是該館前普通古籍和善本藏書卻沒有輸入，讀者除非親自到館翻閱卡片目

錄，不然就無法得知圖書的存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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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美國東亞館系統來，收藏的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古籍圖書和有關文獻

的數量和價值是不可低估的。從它們的內涵來看，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如今在大

陸、臺灣、香港以及他處所沒有入藏者。

1 9 9 0 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

文舊籍書目》，是昌彼得、吳哲夫先生所編，著錄舊籍 2 , 8 0 0 餘部，近 9 萬冊，

是該館《善本書志》的姐妹篇。這也是美國東亞館中的第一本普通線裝書目（也

包括一些清初善本在內）。通過書目，也揭示了該館所藏集部清人別集2 7 7 部，

子部醫書 330 部等多種數據。應該說，普通線裝書的品種和應用價值較之善本書

來說要多、要高。

按照哈佛燕京的計畫，在幾年後，該館會將館藏約 1 6 , 0 0 0 部以上的普通線

裝書編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館方始終認為這是開

發古籍文獻、實現資源共享的一種必然手段。對於來館查閱圖書文獻資料的讀者

來說，就會在檢索方面提供不少便利，至少是多一種檢索館藏的方法。有了書本

目錄，對「燕京」來說，是家底清楚，心中有數。對大陸、臺港、日韓、歐美等

地區的學者來說，可以是一目在手，即可獲知燕京館藏，圖書的利用率也會有所

增加，對其他圖書館的編自人員來說，也可在古籍圖書的編目中借鑒、參考。

柏克萊加大東亞館的收藏也似謎般地吸引著學者們。該館的主持人周欣平館

長上任後，考慮到在美國很難找到此方面的專家後，即決定和上海圖書館合作，

借助上圖的技術力量，將該館所藏的中文古籍在近一、二年內全部「審看」一

遍，分出善本、普通本，編成書目，不儘讀者使用方便，而且懸了數十年的該做

的事也完成了。

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整整五十年，東亞館在做好採購、編目、保管、閱覽

和各項服務的同時，多有想將館藏的重要書藏或有特點的收藏編成專目的計畫。

以「善本書志」來說，書志作為一種寫作形式，包括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

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簡歷、內容、牌記、序跋、題識、刻工、諱字、流傳

著錄、藏印等。對於一個較重要或收藏甚多的館來說，編著《善本書志》不僅是

館藏古籍文獻的詳細記錄，同時也可以提供給有關讀者各種資訊，也可為其它圖

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所以，書志的編著也是一些重要收藏單位在具

備了各種條件後，必需做或最終一定會做的工作。

至今已經完成的《善本書志》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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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著，1957 年，華盛頓，著錄1,775 部，約 35 萬字）、《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

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王重民著，屈萬里重訂，1 9 7 4 年，臺灣藝文印書館，

著錄 1 , 1 3 6 部，約 3 2 萬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板書錄》（李

直方著，1973 年，西雅圖，收明刻本138 部，約 5 萬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

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沈津著，1 9 9 9 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著錄 1 , 4 3 3

部，152 萬字）。目前，哈佛燕京仍繼續將館藏的清代善本約2,500 部作成《書志

續編》，估計約300 萬字，三年後或可告竣。

在東亞館，有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值得去做，那就是將哥大東亞館藏的家譜

全部寫成書志。這些家譜沒有覆本，品相極佳，保存良好。如有心人能以大陸近

年出版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1 9 9 7 年，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圖書館館藏

家譜提要》（2 0 0 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一核對，或有不少為大陸所未收藏

者。而《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在一般目錄形式上有所突破，即在每種家譜的

著錄下有約 100 至 200 字的提示，錄有家族的始祖、遷徙及內容等，這是很了不

起的進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並非每書之「提要」，不僅對於做研究的學

者來說似嫌略簡，而且並不具備「學術價值」。如若將來哥大館的主持者真能進

行此項書志計畫，能讓撰寫者在每篇書志的寫作中，將有特點、有價值的內容盡

量去予以揭示，那將對譜牒學的研究、對學術界絕對是一大貢獻。

從歷史上看，幾十年來在美國完成的幾部書志及專目，都是借助大陸、臺

灣、香港地區圖書館的專業人員，利用他們的專業經驗去撰寫、編輯並出版的。

鑒于東亞館（包括國會館）普遍缺乏古籍整理、鑒定以及具備能為之撰寫書志的

專業人員，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將來如果要進行一些較為重要的整理或寫作計

畫，必需盡快邀請大陸的訓練有素的、具有實踐經驗的專家協助工作。而大陸重

要的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的這類人材在目前來說，也已逐漸呈現出後繼無人、青

黃不接的局面，而且少數幾位一流的專家也年齡在七十以上。所以，這類工作如

再拖個十年、八年，恐怕再難找到合適的專家來故這項工作了。

反觀大陸，五十年來，雖然在古籍文獻的整理工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8 0年

代以來也出版了一些有關目錄學和版本學的專著，但有影響的並不多，出版的專

門書志更少。而且，北京圖書館及重要的省市一級的公共館（上海、南京、浙

江、遼寧、天津等）、大專院校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都沒有自己館藏的

善本書志。中國當今最重要的目錄學家、版本學家之一、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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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先生給筆者的信中曾說：「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

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

（津按：冀淑英先生已於今年 5月中旬在北京去世）而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於

1 9 9 4 年開始執行「第二階段古籍整編計畫」，組織了十餘人以撰寫該館所藏善本

書志為工作目的，自1996 至 1999 年 6 月，相繼出版了《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

稿》，經史子集叢四部，共著錄 1 2 , 0 0 0 餘部。如此，臺灣最大的藏書單位善本館

藏的內容，基本上可以一覽無遺，雖然略嫌簡明，但必竟是嘉惠學林、功德無量

的好事。

前文已經提及，東亞館收藏的地方志總數約在 1 4 , 0 0 0 部以上，曾有人建議

能否將這些方志編成一個聯合目錄。這個設想很好。如若能做出來，那可以搞清

美國藏中國地方志的存藏情況，並和大陸、臺灣的收藏也可作一比較，更重要的

是對歐美地區的學者來說也會帶來很大的方便，這也是一種資源共享。一般來

說，編輯一部質量較高、錯誤較少的大型聯合目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這不僅

僅是財力、時間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有訓練有素的、懂得包括版本鑒定的專

家，去面對原書，本著「準確」的原則，去認真著錄。而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

下過去編的已出版的大型聯合目錄就可知道。《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是五十

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最重要、最好的一本大型聯合目錄，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財力，最後由幾位專家集中精力審訂，費了十多年才告竣的大工程。1 3萬條

款目的著錄，錯誤率微乎其微，以筆者所見，僅數十處而已。而《中國地方志聯

合目錄》，實為集中國地方志之大成，可惜的是，搞了許多年，好不容易編出的

成果，著錄的錯誤如同書異錄、誤斷刻年、不辨增續後印、誤定纂修者、以篇卷

為單書等，屬於無可推諉的錯誤率竟達三分之一，實在令人咋舌。至於什麼《中

國兵書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等等，那其內�的著錄錯誤又不知凡

幾。之所以有許多問題，是因為各圖書館內的編目人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人本

身就沒有受過版本學、目錄學的專業訓練。

1 9 9 1 年以來，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支持的《中

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的中心數據庫開始運作，不斷地將收集到的中文善

本書的記錄輸入到 R L I N 數據庫，這個組織的中心編輯室設立在普林斯頓大學葛

思德東方圖書館內，主持者為前瑞典皇家圖書館研究員艾思仁（J. S. Edgren）先

生，他們使用的是《中文善本書機讀目錄編目規則》，旨在為使用A L A / L C編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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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圖書館提供一個編目依據，用於編製清乾隆六十年（1 7 9 5）以前的中國古

籍。十二年來他們和美國的幾乎所有的東亞館，以及大陸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等館，還有歐洲的英國牛津大學

圖書館、德國的慕尼黑圖書館等進行合作，完成了古籍善本的條目輸入約1 6 , 0 0 0

個。

目前，一些藏書不多的東亞館已經結束提供數據單的工作。其它較大的館仍

將數據不斷送去該中心。這個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宗的、質量上乘的古籍善

本數據庫，它按照嚴格、詳盡的著錄方式將不同的古籍善本輸入數據庫，以便于

學者或專業人員的查詢。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規範化，而且可以用各種方式去進

行檢索。尤其是該數據庫擁有的 1 6 , 0 0 0 種善本書的書影，這是一筆巨大的無形

的財富，是不能用經濟價值去衡量的版本學寶庫。美國的這個數據庫已經為此投

入了大量的資金，但也獲得了相應的成果，它的存在，也一定可以為大陸或臺北

地區圖書館界現在、將來設立中國古籍數據庫所借鑒。

筆者認為，在東亞館的許多善本書的保管條件一般來說，較大陸要好。一些

東亞館的主持人面對不少重要的善本書藏和文獻，也在設想如何使在海外的中國

文化遺珍有所發揚光大。以哈佛大學為例，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和燕京

館館長鄭炯文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擁有「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觀點，故哈佛燕京

館為使館藏較多的罕見之本充份發揮作用，或使「孤本不孤」，經慎重考慮並與

大陸北京商務印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編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

書館藏珍本彙刊》。同時，該館提供了二百餘種大陸所未見收藏之宋、元、明珍

稀版本書目，北京方面組織了專家、學者、教授細細遴選，再經數次刪削，最後

核定確為版本鮮見且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 6 7 種予以影印，讓大陸和臺灣、香港

地區所未存藏的有價值的圖書文獻得以化身千百，使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利用。我

們希望此事在今年內即有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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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n collections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ies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n rare book collections

of those libraries.  The author discussed and compared various editions, manuscripts

and transcriptions on books from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author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se East Asian Libraries may be series on specific subjects to

reach the goal of sharing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mong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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